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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划去新疆，已有段时日。多

种原因，迟迟未能成行。大儿子在

新疆昌吉“河南神火集团新疆分理

处”上班，小两口都在那，受疫情影

响，几年都没回来了，我们想他们，

姐姐全家定居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老两口都八十多岁了，前几年

还能回来与亲人团聚，随着年岁增

长，行动多有不便，想回来看看，心

有余而力不足了。今年年初，又做

了计划，打算五月份去新疆，后来

情况有变，遂决定八月前去。选择

五月，是因为新疆的五月，气温适

宜，不热不冷，太阳也不强烈。决定

八月，理由是，再不去天就冷了。

直到八月中旬，还是高温天

气，于是，时间定在八月下旬。小儿

子从网上给我们订了郑州到乌鲁

木齐的飞机票。想象很难，行动起

来却非常方便：8 月 21 号，我们夫

妇坐车去郑州，在郑州做餐饮业的

侄儿玉明安排好了吃住。8 月 22 日

早 7：05 的飞机，侄儿 5：30 开车送

我们去新郑机场，取票、安检、办行

李托运、登机，11:10 到达乌鲁木齐

地窝堡机场。大儿子已经订好了酒

店，我们乘车前往酒店，共进午餐。

儿子、儿媳一切都好，我们也放了

心。我们乘坐 8 月 23 日早 8：20 的

高铁去了博乐姐姐家，11：32 到达，

姐夫和小外甥开车接站。万里之

遥，亲人相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几年不见，姐姐姐夫明显的老

了：姐姐 82 岁，听力已有障碍；姐

夫 86 岁，血压稍高。好在他们心态

较好，又注重锻炼和养生，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样老态龙钟。姐夫走

路依然风风火火，还是年轻时的劲

头。老两口单住，吃的简单，作息又

规律。闲下来下下围棋、打打麻将、

逛逛公园，隔天去一趟 7 公里外的

小菜园———播种、除草、浇水、整

枝、打叉，收摘成熟的果实。一般都

是乘公交车去，收摘的果蔬较多，

拿不动了便打电话让儿女们开车

去接。几个孩子乐于被安排接送，

支持老两口种菜，其实吃不了多少

菜，拿回去也是送人，权当是老两

口在锻炼身体。

我们夫妇也去了姐姐姐夫的

小菜园。那是小外甥租来放电力施

工器材的农家院子，大部分地坪都

被硬化堆放各类器材，只一小部分

闲置的空地，姐姐姐夫就把它开辟

出来种菜：南瓜、丝瓜、茄子、辣椒、

豆角、番茄、葱、韭菜，应有尽有。外

甥们从附近牧民家拉来牛羊粪，园

子肥沃，蔬菜长旺，姐姐姐夫干劲

十足，可以想象得到，老两口看到

别人分享劳动果实时的愉快心情！

24 日上午，我们去了四娘的墓

地。四爹四娘一生只有姐姐一个女

儿，四爹死后，四娘与我的姐姐相

依为命，姐姐去了新疆，四娘也去

了新疆，死后就葬在新疆。能去四

娘坟前烧张纸，也算为她老人家尽

点孝心。这是我第二次去她老人家

墓地祭奠，第一次是 2004 年 7 月，

我自己去的新疆，时隔 20 年。今后

想再去烧张纸，不知还有没有可

能？毕竟路途遥远，况且我们也是

奔七十的人了。

在姐姐家住了四天，除早餐能

享受到姐姐亲手做的美食，每天两

顿都在饭店里，外甥、外女、小表姐

轮流安排，表达心意，生怕怠慢了

我们，其实吃的没有浪费的多。姐

姐姐夫，时刻都想陪着我们，陪我

们观看清河夜景、逛清河公园、看

平湖喷泉、水幕电影、博河公园，陪

着我们去外甥、外女家坐坐，姐夫

还陪着我们去了阿拉山口。作息规

律被打乱，吃不好，睡不好，年纪大

了，身体哪能吃得消？所以我们选

择离开，尽快让姐姐、姐夫还原有

序的生活。当我们坐上去伊犁车的

那一刻，心情只能用“恋恋不舍”来

形容了！

二

8 月 27 日上午 10：00，我们从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姐姐家乘坐

商务车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学生

李明彬家。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

们到达可克达拉市 218 国道旁界

梁子加油站，学生的“樱花轮胎”总

代理及汽车修配门店就在对面。师

生多年未见，那一刻除了激动还是

激动。五月份计划去新疆时，就告

诉了学生李明彬，他一直在盼望并

等待着我们去。

李明彬是我 1994 年在邓圩小

学教的学生，他家是住在邻乡王庄

村的，由于本村学校管理不善，李

明彬和同学们一起转到我所在的

邓圩小学求学。距离四里多路，一

天两个来回，刮风、下雨，烈日、下

雪，辛苦艰难可想而知。小学毕业

后，初中、高中、大学，大学毕业找

工作，直到自己创业，我们一直没

有间断联系。他更没忘记我这个小

学老师！

（未完待续）

西行散记（上） 周明金

秋风飒飒，阳光明媚，眼前的

桃园枝稀叶落，草木枯黄，一派萧

瑟，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小路两旁、

塘埂、荒坡上的野菊花一枝枝，一

簇簇，一片片，葳蕤盛开，清香四

溢。那抹绚烂的黄色如此耀眼，又

是如此的生机勃发，野菊花正向

大自然炫耀，它们野生于乡间荒

芜之地，不择水土，不选地势，不

惧恶劣气候，不在意被人冷落，顽

强生长，尽情绽放，活出了自己的

精彩。

傍着桃园的小路边上，有一

大堆新砍来的野菊，一位中年农

妇坐在地上，被这一堆野菊包围

在圈中，镰刀放在圈外，农妇两手

不停地拽拉，摘下的野菊花朵放

进身边的塑料袋里。不远处的塘

埂上，四五个女人挎着竹筐，尖尖

手指掐摘野菊花朵，边走边摘，有

说有笑。这个独自坐在地上砍菊

摘花的女人引起了我的兴趣，她

很执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一

缕缕凉爽的秋风穿过桃树袭来，

菊叶轻轻摆动，一绺头发也在她

的耳际轻轻飘动。见我注意看她，

女人脸转向我，两手也没停下，她

开口道：“我好几次看到有一个人

骑车在这块儿转悠，是你吗？”“是

我，你们摘野菊花是卖钱吧？”“街

上有收购的，35 元一斤，摘好就

去卖钱。”野菊花有清热解毒、疏

风散热、清肝明目等功效，超市和

药店都有干炒的野菊花茶，野菊

生于乡村，登不了大雅之堂，其观

赏和药用价值却令人赞叹。

女人的话语中夹杂着外地口

音，我问她是外地嫁过来的媳妇

吧？女人说：“我是越南人，今年

47 岁，2001 年来到这儿，生两个

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县城

上班了，小儿子正在县城读高中

……”我连忙问她“你是不是走私

过来的？”她连连摇头，“我不是，

我办有护照，我姓郑，中文名字叫

郑万丽，我们两个是在南方厂里

打工认识的，村里分有我的田，计

划生育时代还让我结了扎。你看，

俺家就在那边……”说着她手一

指，顺着方向，我目光落在桃园之

外的一片坡地上，那是一处极小

的村落，高大葱郁的树木包围着

散散落落的几户房舍，被一条水

泥小路缠绕着。

“我家有一小片桃园，上有一

个八十多岁婆婆，田地少，不划算

种，转给种田大户了。我没有身份

证，也不知道啥原因办不成呀？我

打工出不去，只好窝在家里，每年

桃子收入几千块钱，我梳羽毛，掐

菊花，干点零活，挣不多钱，也不

让自己闲着。我也没啥文化，我中

国话是看电视学的，写几个汉字

也是跟电视学的……我越南老家

那边靠海，比这热，这儿一到冬天

就受不了，太冷，我想回老家看

看，一来一回不少钱，换护照也得

不少钱，还是疫情前我带着小儿

子回去一趟，好几年没回了，真想

念他们。两个姐姐也嫁到中国来

了，我们也不走动，只用微信联

系。老家那边也在乡下，父母都七

十多了，还有一个弟弟，田地少，

种点菜，养些鸡鸭维持生活，我爸

当过兵，每月还可领点补贴。他们

顾不了我家，我也顾不了他们，生

活难为，亲情难舍，我和那边就用

视频聊天，小儿子给我手机下载

了软件，我现在会玩抖音了，抖音

互动很开心哦，父母也开心，生活

再难也要笑着活着”

头顶上两只灰鸟叽叽叫几

声，盘旋个半圆飞远了。

郑万丽继续说道：“你一提起

我丈夫，我心里很难过，他走了十

多年了，是在外地建筑工地上出

事的。我一个外地女人无依无靠，

硬是靠着两把手把两个儿子带

大，那年大儿子上大学要交学费，

几千块哪，上哪儿弄钱去？借不

够，我就想着去贷款，因为没有身

份证贷不成，找人担保也找不到

人，穷啊，没谁敢担保……不提

了，这事儿也过去了，向前看，生

活就像吃青萝卜一样，吃一截剥

一截，慢慢熬总会熬出头的……”

我被深深感动着，对郑万丽

来说，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看

到了她的坚强和乐观，她没有怨

天尤人，没有躺平，她在苦难中挣

扎奋斗，满怀希望迎接着每天升

起的太阳，她是千千万万底层百

姓中的一员，她们的精神与野菊

花多么的相似啊！

野菊花开遍山野，她像野菊

花一样绽放！

像野菊花一样绽放 潢川县 范广学


